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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宁波日报·四明周刊》刊登了
《从后塘河畔走出的故宫掌门人——马衡与宁
波的世纪回响》一文，甬派同日刊登了《甬派特
稿|从鄞县走出的故宫掌门人》，读罢心头一震。

马衡守护国宝的背后，是两代宁波人叶澄
衷、叶薇卿的隐忍成全，共同托举了中华文脉。

世人皆知马衡是故宫第二任院长，是那位
在烽火连天中，用十四年光阴、万里行程，将上
万箱国宝从北平一路护送南迁、西迁的“掌门
人”。他力阻文物赴台，晚年倾尽万余件私藏捐
献国家，功载千秋。

然而，拨开历史的烟尘，很多人不禁想
问：在这惊天功绩的背后，究竟是谁在默默托
举着这位故宫“掌门人”？读完文章，答案清晰而
沉重——那是两代宁波人跨越数十年的隐忍与
成全，是岳父叶澄衷的远见卓识，是妻子叶薇卿
藏于烟火的深情。

马衡的岳父，是镇海“宁波帮”先驱、“五金
大王”叶澄衷。这位少年失学、深知无知之苦的
实业家，一生信奉“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
他在上海砸下二十万余两白银创办近代中国早
期新式学校——澄衷蒙学堂，聘刘树屏当校长，
蔡元培任主事，培养了胡适、竺可桢等一批大
家；在家乡镇海建义庄，哺育了包玉刚、邵逸夫
等“宁波帮”代表人士。

他大概没想到，自己留下的家业，会间接托
举起一位未来的国宝守护者；更没想到，女儿叶
薇卿会用半生的琐碎日常，去成全一个看似“无
用”的梦想。

马衡青年时迎娶叶澄衷之女叶薇卿，婚后
十五年寓居上海叶家。那十五年，是他人生最重
要的学术沉淀期。彼时叶家富甲一方，多少豪门
子弟醉心于声色犬马、商事名利，唯有马衡，一
头扎进金石碑帖的冷僻世界里。若没有叶家雄
厚的财力支撑，他很难抛开生计压力，从容搜集
购买青铜器、碑拓、古籍善本；若没有妻子叶薇
卿的一力承担，他更难获得那份“不被俗事打
扰”的安稳，得以和吴昌硕、丁辅之等名家交游，
参与西泠印社筹建。

史料里的叶薇卿，性子直率，偶尔也会打趣
丈夫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整日对着残碑断碣。
但她终究是懂他的。一大家十几口人的吃喝拉
撒、人情应酬、子女教养等，全压在她一人肩上。
她用看似柔弱的肩膀，为马衡保留了一方安静
的书桌。

正是这十五年的沉潜，让马衡练就了甄别
古物的慧眼，构建了系统的金石学体系——这
份深厚的学养，后来成了他在战乱中判定文物
取舍、科学规划迁徙路线的“定海神针”。

1917年，马衡受聘北大，决意举家北上。叶
薇卿虽留恋上海的安稳繁华，却二话不说，带着
孩子随夫迁居北平。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衡常年奔波在押运国
宝的路上，生死未卜。北平家里的老小，以及马
衡视若生命的毕生收藏，全靠叶薇卿一人在乱
世中苦苦护持。可以说，马衡在前线护着国家的

“大家”，叶薇卿在后头守住了马家的“小家”。这
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护宝”？

看到这些湮没于历史的细节，我不禁掩卷
长思。我们今天谈论“文化传承”，往往着眼于聚
光灯下的名家巨匠，却常常忽略了那些站在背
后的托举者。

叶澄衷的远见，在于他明白财富的终极意
义不是堆砌金银，而是养“闲人”；叶薇卿的通透，
在于她甘愿收敛自身的光芒，成全丈夫“无用之
用”的事业。

他们用商业资本，温柔地孵化了文化资本；
用琐碎的日常，坚韧地守护了文明的火种。

反观当下，一些财富积累之后的家庭，家风
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财富多用于子孙的挥霍享
乐，后辈沉溺于浮华，鲜有人愿意支持冷门学术，
更少有人愿意成全伴侣清贫的理想。家财万贯，
最终不过是一场热闹的虚无，于文脉、于社会，毫
无增益。这与叶家父女相比，境界高下立判。

马衡晚年将其珍藏的甲骨、碑帖、图书全数
捐公，他说：“这是国家的东西。”这份无私，我想，
源头活水正是岳父叶澄衷“公利为先”的教诲，以
及妻子叶薇卿“无私成全”的爱。一人以商兴文，一
人以柔持家，一人以学护史。两代宁波人共同完
成了对中华文脉的一次深情托举。

如今，鄞州的“五马馆”落成，宁波博物馆集
马衡字为馆名，“马衡奖”激励后学；镇海的叶氏义
庄（被誉为“江南第一学堂”）、上海的澄衷学堂，这
些建筑、遗址无声地诉说着跨越百年的初心。

而叶薇卿的名字，大多时候只是作为“马衡
夫人”被一笔带过。但我相信，正是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幕后”与“配角”，才构成了历史最坚
实的地基。

真正的家族远见，从不是积攒丰厚家产，而
是将财富转化为滋养文化的土壤；一段动人的
风骨，也不全是名垂青史的壮举，更藏在那些默
默付出、不求闻达的寻常日子里。

一个民族的底气，终究不在于摩天大楼的
高度，而在于我们拥有托举文脉的胸襟、格局与
担当。

谁在幕后托举了
故宫“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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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明后，倪氏家族迅速没落。
乌斯道在为倪可与的长子倪豫写的

《介石斋记》 一文中，有一句“赀
产悉罄于徭役，所存仅木石耳”。
也就是说，倪家的大部分财产到了
明代，因为徭役而被耗尽了，倪家
园林到倪豫手上仅存一些花木石头
而已。

倪豫，字克介，像父亲倪可与
一样好读书。他以“介石”为书斋
名称，将那些奇石列于自己书斋之
外，以石来激励自己，看轻荣辱，
远离名利，淡泊处世，这也是“介

石园”的由来。可以想见，“介石
园”已大不如前。乌斯道以“石同
天地而生，终天地而久，守介者能
坚而久焉，斯则无愧于石”来鼓励
倪 豫 。 今 天 秀 水 街 区 的 “ 桂 花
厅”，正是“介石园”内招待贵宾
的花厅。

明代，倪家有名的人物有精通
《易经》 的倪光、倪复，明末清初
有追随钱肃乐起兵抗清的倪懋熹、
倪元楷两兄弟。到了清代中期，倪
氏子孙“仅存数人”，已然沦落到
一贫如洗、靠种菜糊口的地步。嘉

庆十九年 （1814 年），徐兆昺在倪
家看到珍藏的倪万户父子画像时感
慨万千：“数百年遗迹，虽赤贫犹
能珍藏，亦不失为贤子孙也。”

由于秀水街“秀水”之名迟至
清嘉庆年间方才出现，这也使得倪
家园林方位的确定颇费周折。所幸
乌斯道等人的诗文为爬梳倪家轶事
和人物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感谢历史的厚赠，在漫长的岁
月更迭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桂花
厅”，让我们可以据此怀想那段被
湮没的辉煌。

倪豫的“介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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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金伟 文/摄

拴马桩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传统石雕，是
古代建筑门前拴系马匹、为骑者服务的一种设
施，它不仅是实用工具，更是财富与地位的象
征。进入汽车时代后，拴马桩原本的功能逐渐
消失，雕刻精美的拴马桩成了艺术品和收藏
品，因此，拴马桩如今在南方也常能见到。

拴马桩是拴马用的，但拴马并非一定要用
到拴马桩。我之前去云、贵、青、藏等地农村
采风，看到农家多有马匹，但使用拴马桩的并
不多。可见一般人家拴马是比较随意的，今天
能成为收藏品的拴马桩，当年大多是官家或大
户人家置办的。

我把拴马桩分为嵌入型和柱型两类，它们
都以石质材料为主。嵌入型的拴马桩大多砌入
墙中，有平的，也有凸的。窃以为两者用来系
马绳同样方便，只需将马绳穿过中孔即可。柱
型的拴马桩是埋入地里的，要占用一些土地面
积，而且埋入地里不会太浅，否则柱桩容易不
稳。

柱型的拴马桩往往精雕细刻，雕刻大多集
中在柱顶，造型以瑞兽为主，如狮子、猴子、
朝天犼等。人们收藏的多是这类拴马桩。笔者
曾在慈溪天元古玩城拍到一组十二生肖石刻拴
马桩，非常漂亮。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刻凿的柱型拴马桩很
出名。我曾拍过一根“武士拴马桩”，武士腋下
的开孔是用来穿马绳的。澄城是千年古县，又
距古都长安不远，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历史上这
里盛产拴马桩。

拴马桩在西安美术学院是一个标志性的符
号，仿佛随处可见，却又是精心布局。西安美
院校园内展示有 9600 多根拴马桩，学校收藏总
量为 21000 多根，无论拴马桩的数量、质量还是
艺术价值，都位居全国第一。在古都西安的街
巷行走，可以看到不少人热衷收藏雕刻精美的
拴马桩，我曾拍过很多照片。

拴马桩的形象千姿百态，其背后的内涵丰
富厚重。譬如从雕刻的常见人物形象、动物形
象，可看出当时这个地区的民风民俗、多民族
文化交融等内容。可以说，每一根拴马桩都是
一部家族史、地域史、文化史、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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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提升后的
秀水街历史文化街区，游

人如织。南片区域矗立着整个
街区中最古老的一座建筑——明
代“桂花厅”。桂花厅坐北朝南，
三开间，单檐硬山顶，建筑古朴
简洁，是秀水街区现存唯一的明
代建筑，也是曾经风光无比

的倪氏家族留存下来的
唯一印记。

元代时，由于受运河水量与
部 分 河 段 地 势 等 诸 多 因 素 制 约 ，
从 江 南 运 输 粮 食 到 大 都 （今 北
京）， 以 海 运 为 主 。 至 大 四 年

（1311 年），庆元路 （今宁波） 正
式开始领受海上漕运任务，漕运
船队一般十日左右抵达天津直沽
口 ， 再 由 河 道 将 粮 食 运 至 大 都 。
方国珍统治浙东时期，庆元的海

上交通地位更加重要。
元代中期，甬上巨富之一就

是 声 名 显 赫 的 “ 船 王 ” 倪 氏 家
族。倪家于南宋时由定海迁至城
内 ， 元 时 定 居 城 北 （今 秀 水 街
区）。元代，倪家有船十艘、水手
千人，倪氏家族的倪天渊亲自率
领 漕 舟 北 上 运 粮 ， 出 没 风 波 间 ，
积累了 40 多年的海上漕运经验。

（后） 至元四年 （1338 年），在经
历一场惊险的海上风暴时，倪天
渊临危不惧，倪氏被朝廷表彰为

“高年耆德之门”。后来，倪天渊
的儿子倪可辅被升为海道漕运万
户，三品官员。倪可辅的弟弟倪
可久，之后亦被升为万户。倪可
辅在府治北，今秀水街区一带建
了倪家花园。

甬上“船王”倪氏家族

倪天泽 （1277 年-1334 年） 是
倪天渊的哥哥，并未从事漕运，而
是以读书为业，以处士身份自居。

张如安教授编撰的 《元代宁波
文化史》 对倪家园林有较为详细的
描述。根据理学名家、倪天泽的好
友程端礼在 《元故处士倪君墓志
铭》 中记载：“北城有竹墅高公遗
址，久芜废。公竭己资得之。因浚
池筑室，手植花竹，靓深郁茂，鱼
鸟翔泳，如在林壑。居成，延高人
胜士，讲诵觞咏，日以为常。”倪

天泽购买了位于城北的昔日高公的
“竹墅”遗址，精心打理后有林壑之
美，成为读书吟咏的胜地。全祖望在

《句余土音·赋高处州竹墅》中注明，
南宋礼部侍郎高闶原有“竹墅”在城
北。程端礼在《宴倪氏园池诗序》中
记下了元统二年（1334 年）农历二
月初五，倪天泽在这座园中宴请 28
位宁波士绅的盛况。园子的位置就
在今天秀水街区一带。

倪天泽还买下了郡北一里处的
一座小山，遍植花木，山下种修

竹，山顶凿大池，又建“紫霄游
馆”十间，成为城内名胜。后来乌
斯道专门为此写了一篇 《四明小山
记》。清代学者袁钧将这座小山与
元代散曲大家张可久联系起来，认
为张可久因喜爱家乡的这座小山而
自号“小山”，并由此推测他是宁
波罗城城北之人。《四明谈助》 作
者徐兆昺认为，这座小山就在罗城
之内。照此推测的话，大致位置应
该距离秀水街区不远，应当在街区
的北面或西北方向。

倪天泽的园林与小山

斯玉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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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美院，拴马桩随处可见。

十二生肖拴马桩。（摄于慈溪天元古玩城）

凸嵌的拴马桩。（摄于山西省吕梁市碛口镇西湾村）

平嵌的拴马桩。（摄于安徽省合肥市三河古镇）

武 士 拴
马桩。（摄于
陕西省渭南
市澄城县）

倪可与（1323 年-1376 年），字
仲权，倪天泽的第三子，清介自持，
疏财慕义，和父亲一样博览群书，结
交名士。因方国珍割据浙东，倪可与
谢绝元廷为官的邀请，一生未出仕。

倪可与将父亲留下的园林打造
成面积不大但极有影响力的“花香
竹影”园，他在园中凿池种莲花，
并环以翠竹。当时在倪家担任家庭
教师的乌斯道取杨简 （南宋时期甬
上“淳熙四先生”之首）“花香竹
影，无非道妙”之意，将其命名为

“花香竹影”园。园中经常举办雅
集，参与雅集的名士有乌斯道、迺
贤、丁鹤年、边鲁等人。乌斯道是

慈溪人，大学者，和兄长乌本良在
入明后被朱元璋誉为“江浙文章属
二乌”，宋濂为乌斯道文集作序，
夸赞乌斯道“为文峻洁如明月珠，
起伏如春江涛”。边鲁专门为倪可与
画过一幅《花香竹影图》。边鲁唯一
存世的作品《起居平安图》现藏天津
博物馆，属国家一级文物。

来园中雅集的，还有太守刘羽
庭。“太守携壶看藕花，倪家池馆似
仙家。佳人行酒杯频覆，童子催诗鼓
数挝。”（乌斯道《刘羽庭太守携酒晏
倪氏池亭》）刘太守自带美酒前来，
玉盘金壶，菡萏碧波，佳人行酒，童
子催诗，倪家园林真是宛若仙境！刘

羽庭即刘仁本，当时主政庆元路，是
方国珍的首席幕僚，也是元末四明
文坛的实际领袖，还主管过三年海
上漕运。刘太守这样描述在园子里
的“荷亭”宴饮的场景：“新秋水
木散清华，倪氏池亭小似槎。宾客
倚栏看芡藕，主人隔竹唤茶瓜。”

（刘仁本 《宴荷亭》） 园子虽小，乐
趣无穷。“百壶酒尽乌纱堕，四座诗
成白雪夸。”酣饮的高潮时刻，连乌
纱帽都掉落一旁，好诗一出，众人交
口赞叹。小小的“花香竹影”园，俨然
成为甬上文学中心。

刘仁本在《履斋记》（履斋为倪
天泽书斋名） 开头说：“鄞治之子
城西北隅，土区燥刚，隐然起伏，
河流襟带，丰植扶疏，林樾茂美。
有莲沼焉，有石甃焉，有栋甍焉。
花香竹影之交加，无壒氛野马之驰
骛，斯为城市山林矣。此故宋吏部
侍郎高公之竹屿，今为倪仲权氏所
居也。”这里竹屿即竹墅，而吏部
侍郎应为礼部侍郎之误。由此也说
明倪可与的“花香竹影”园即父亲
倪天泽的园林，具体位置应当在今
秀水街区南面区域。

倪可与的“花香竹影”园

桂花厅。


